
■ 本报记者 皮磊

据媒体报道 ，近日 ，红云
红河烟草 （集团 ）有限

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红云红河
集团 ”）发布 2022 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梳理了其 2022 年在环境、
社会、 经济等领域的履责实践，
涵盖关爱员工 、社会公益 、乡村
振兴等具体内容。 报道称，这是
红云红河集团连续 13 次发布社
会责任报告。

记者注意到，红云红河集团
官网 “社会责任 ”页面在显著位
置写有“社会责任 推动社会公
益事业发展 ”字样 ，网站记录了
该公司多项公益事迹并收录了
2010 年至 2021 年间的社会责任
报告，“社会公益”内容连续多次
体现。

事实上 ， 上述报道并非个
案。 虽然近年来我国控烟力度不
断加大，但关于烟草企业开展公
益活动或捐赠的报道并不少见，
其中不乏政府部门或具有官方
背景的慈善组织参与，相关报道
措辞大多也肯定了烟草捐赠行
为。 而关于这一话题，行业内一
直争议不断。

以公益之名进行变相营销

尽管“吸烟有害健康”已是

社会共识，但直至今天，网络上

关于烟草企业开展公益活动或

捐赠的正面报道也很容易搜索

到。

如，2023年 7月 3日，第 26
届“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启

动仪式暨第 2届“芙蓉学子·乡
村振兴”青年人才论坛在长沙举

办，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向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

赠善款 2000万元；2021年夏，山
西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中国烟草

总公司及山西烟草工商企业共

同向山西省政府捐赠 5000 万
元，用于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

众救助，“以实际行动践行国企

责任担当”；2020年 2月，在疫情
防控关键阶段，中国烟草总公司

在前期向湖北捐赠 1 亿元的基
础上，再向湖北省政府捐赠 1亿
元，等等。

而除了这种大额捐赠，开展

爱心助学、困弱帮扶、志愿服务

等活动，则是烟草企业较为常用

的树立正面形象的方法：如，人

民网江苏频道 2023年 4 月 6 日
报道，近年来南通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通过组建“金丝惠通”志

愿服务队，用心用情解民忧办实

事，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东

方烟草报 2023 年 12 月 30 日报
道，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牡丹江卷烟厂制丝车间党员

代表，为当地困难儿童捐赠学习

用品及御寒衣物……

然而，所谓的烟草企业公

益行为一直以来也颇受争议和

质疑。

2003年 11月，我国签署《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 1月 9
日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其中第

13 条要求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

广告、促销和赞助。《慈善法》第

四十条第二款规定：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赠违反法

律规定宣传烟草制品，不得利用

慈善捐赠以任何方式宣传法律

禁止宣传的产品和事项。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控烟禁

烟及杜绝烟草捐赠的讨论也不

曾间断。有观点认为，烟草与公

益慈善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在宣

传空间进一步压缩的情况下，一

些烟草企业开始以“公益慈善”

“社会责任”之名进行变相营销，

这并非做好事，而是隐晦地宣传

自己，属于偷换概念。

2023 年，围绕烟草捐赠话
题，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

与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复恩法

律”）在北京及上海等地组织来

自法律、控烟、公益及媒体等各

领域专家学者举行研讨会。

在复恩法律理事长陆璇看

来，如果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烟草企业发布年度报告，

客观呈现其公司治理的情况是

没有问题的，但是按照《<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第 13 条实施准
则》，烟草公司还会寻求采取不

涉及捐助的“对社会负责的”企

业的做法（比如，良好的劳资关

系或环境管理），向公众宣传此

种活动应当予以禁止，因为其目

的或效果在于促进烟草制品的

销售以及促进烟草的使用。

“如果烟草企业以公益或社

会责任名义进行正面宣传，对控

烟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其最终目

的可能还是为了增加烟草制品

的销售，促进潜在消费者对烟草

品牌形象的认同，同时也违反了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和《慈善

法》相关规定。对于烟草捐赠相

关话题，媒体也应该保持高度敏

感性，因为不论是对烟草制品的

生产者还是销售者的宣传，都会

影响公众对烟草危害的价值判

断，也不符合健康中国战略及可

持续发展要求。”陆璇表示。

社会对烟草捐赠
负面影响认知不足

随着国家及地方层面相关

政策法规不断完善，烟草企业捐

赠也随之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和

趋势，如发起设立基金会，以基

金会名义开展各种活动。上海市

健康促进协会会长李忠阳也注

意到，一些烟草企业会通过为公

益机构提供办公场所或资助会

议经费等方式开展捐赠或赞助，

方式比较隐蔽，“这些我觉得都

是不可以的”。

对此，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

究所 2023年 11月发布的《中国
烟草慈善监测报告》也提到，慈

善法的出台对烟草业赞助的打

击和影响立竿见影，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进，烟草业

逐步找到漏洞，并

展开形式多样的

烟草赞助活动，尤

其近年来电子烟

的赞助活动更日

益增多。

如 ，2023 年
12月 28日，中国
电子商会电子烟

行业委员会微信

公众号发布题为

《共克时艰|电子
烟专委会会员企

业捐款 874.27 万
元驰援地震灾区》

的文章。其中提

到，甘肃临夏州积

石山县地震发生

后，电子烟专委会

第一时间向全体

会员企业发布捐

款倡议，号召企业

为灾区捐款、奉献

爱心，56家电子烟
专委会会员企业

及个人向地震灾区捐款 874.27
万元。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衡阳市

慈善排行榜。

2023年 4月 26日，衡阳市
慈善工作协调小组、衡阳市民政

局、衡阳市慈善总会联合编制发

布衡阳市第八届（2022年度）慈
善排行榜，记者注意到，上榜的

45家企业中有 7家为烟草企业。
该慈善排行榜也成为 2023年以
来行业内讨论最多的案例之一。

数位控烟领域人士指出，相

关政府部门、社会舆论及社会组

织对烟草捐赠负面影响认知不

够，甚至肯定烟草公司的捐赠行

为，是导致烟草企业捐赠不断出

现的原因之一。

中国慈善联合会、北京姚基

金公益基金会联合发布的《中国

社会组织接受烟草捐赠情况调

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研的社

会组织中，85.5%表示对《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和实施准则不了解

或从没听说过；59%的社会组织
认为可以接受烟草行业捐赠；

8.4%的社会组织接受过烟草行
业的款物捐赠或参与过涉及卷

烟广告促销活动；表示坚决拒绝

为维持运营需求而接受烟草行

业捐赠的社会组织仅为 19.8%。
记者也就此话题采访了数

家社会组织。其中，上海联劝公

益基金会在给记者的回复中称，

机构从未接收过有关烟草企业

捐赠，对这一话题态度也比较坚

决：《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慈

善法》都有明确规定，所以对这

一话题也无需过多讨论，烟草企

业理应根据国家税收及相关规

定，履行相应义务。

专家建议在烟草捐赠中
列出负面清单

陆璇表示，对慈善组织而

言，在面对烟草捐赠或更为隐性

的烟草赞助时，首先要坚守法律

底线，不能违反《慈善法》相关规

定对烟草企业及相关方的任何

捐赠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宣

传。“另一方面，慈善组织也要与

时俱进，不断调整工作思路。比

如说在《慈善法》出台前，一些教

育公益机构因为缺乏资金，接受

了烟草企业捐赠并共同开展与

青少年相关的公益项目，在今天

就要重新评估其对青少年产生

的负面影响，否则继续合作的结

果将会是非常恶劣的。”

此前，也有专家指出，虽然

目前政府层面出台了很多政策，

但如何加强控烟禁烟相关法律

法规的执行落实，仍是摆在眼前

的一大挑战。此外，除了传统的

营销方式，一些烟草企业披上企

业社会责任外衣，通过间接方式

混淆视听，同时借助第三方力量

支持自己，如通过影响政策的制

定、向公益机构捐赠等形式获得

支持。因此，如何应对来自烟草

行业的质疑和干扰，也是一道棘

手的难题。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

院副院长童潇教授提出，分步分

阶段推进相关慈善立法工作，是

当前一个大的方向，但过程非常

曲折，会受到各种利益相关方的

影响。“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在

烟草捐赠中列出负面清单，让受

助者知晓烟草捐赠的危害。”

陆璇建议，面对烟草捐赠，可

以学习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比

如，蒙古国通过立法，在国家层面

设立一家基金会，专门用于接收

烟草企业捐赠。按照法律规定，烟

草企业也只能向这一家机构进行

捐赠，这样也能杜绝烟草企业对

自己的捐赠行为进行宣传。“当

然，推动控烟禁烟工作、在更大范

围内杜绝烟草捐赠，还需要更多

像复恩这样的公益机构站出来持

续开展社会倡导，需要团结更多

力量推动改变发生。”

烟草企业借公益“洗白” 杜绝烟草捐赠仍需多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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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25 日，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中国慈善行业烟草
捐赠”专家研讨会

衡阳市第八届 （2022 年度） 慈善排行
榜，上榜的 45 家企业中有 7 家烟草企业


